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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阳高县委党史研究室

年 月 日，侵华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战端拉开，李

服膺、高桂滋、陈长捷等率国民党部队陆续路经阳高，向察哈尔、

张家口方向开去。他们声称要扼守天镇、永嘉堡盘山地区，构筑

国防工事，顽强抗战。阳高县沿途老百姓看到他们荷枪实弹，一

队队地开过去，老百姓自觉地把从口里抠出来的一星半点粮食攒

凑起来支援他们。本县商会动员当地米面店加速磨面，把一袋袋

上好的白面成车成车地送往他们的驻地。可是，蒋军也罢，阎军

也罢，他们在日军面前大多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逃。据一位从前

线溃退下来的李服膺部的军医讲：“队伍还没到张家口，连日军是

什么样都没见，就传下了撤退的命令。队伍过洋河时，竟连电台

都丢到河里，狼狈透顶了！”

月初，日军铁蹄沿着平绥线疯狂挺进。人们亲眼看到蒋、阎

军纷纷溃退，日军飞机频频空袭，搞得人心惶惶。

月 日，日军兵临阳高城下，飞机、坦克、战车和轻重机枪

频繁进行轰击和扫射，整座城池处于一片惊恐之中。

午夜过后，日军枪炮齐鸣开始攻城。驻守阳高的阎锡山六十

一军四一四团，因伤亡惨重，料难以数百之众抵御日军的凶猛进

攻，连夜弃城从南门突围而去。

日军东条英机察哈尔兵团攻破阳高 月城后， 日天亮时由

阳高城惨案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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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入城。一路上，日军见人就抓，把百姓像羔羊似的驱赶到北

大街口，勒令统统跪下。此时，日军大部队人马已经入城，大街

小巷堆满了机枪、坦克、大炮、汽车和洋马，沿街三步一岗，五

步一哨，一片杀气腾腾的景象。

过午时分，日军又把跪着的人们分作两堆：青壮年一堆，老

年人、幼儿一堆。

有的人猛省过来：“不妙！还是设法逃走吧。”李肉铺李拐子

的儿子不顾父亲的警告与拉拽，冒着生命危险，硬是瞅空逃出了

虎口。

时许，日军又押着青壮下午 年向大南街走去。走到寺巷口

的时候，突然一个青年跃出人群，向巷里冲去。“砰”地一声枪响，

那个青年应声倒了下去。日军真要下毒手了！这时候，无知的人

们才从幻想中清醒过来。刹那间，人群像炸开了锅，哭爹喊娘，乱

作一团。日军用枪托砸，用刀横劈，把一场骚动压了下去。

人群被驱赶出朝阳门外，全部困在瓮城中。日军又令人们全

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就要开始了。傍晚时部跪下 分， 日军对挑

选出来的五六百名青壮年下了毒手：机枪扫射，刺刀直穿，马刀

切杀人的东西都使用横劈⋯⋯一 上了。有血性的阳高人是不甘受

凌辱的！有的人从血泊中爬起来，赤手空拳，扑向日军。更有强

者，如卖肉的老刘冲上前去，出其不意地夺过一名日本兵手中的

名日军，最后喷出满腔热血，枪，一连穿死 同乡亲们一起倒在

血泊之中。

瓮城惨案共死亡无辜百姓五 位同胞从血泊中六百人，只有

爬了出来，死里逃生。

万恶的日本侵略军并不以此而满足，接连三天三夜大肆“清

乡”。 月 日，敌酋下令“：明 点要大清乡，男子凡无天中午

良民证的，均以便衣队论处，格杀勿论。”

填写“良民证”先要扣上碗圈，划上格子，填写完后，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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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上日酋章子等等。这么繁杂的手续一夜能填多少！恰巧晚上下

起了倾盆大雨，人们为了活命，都在商会拥挤着，等待着领取

点，“良民证”。一夜过去了“，良民证”没有发齐。上午 日军

就出动人马“清乡”了。穷凶极恶的日军挨门挨户搜查，凡是没

有得到“良民证”的男人都被拉出去就地处死。有的刀砍，有的

枪杀，有的用刺刀戳。血腥的屠杀，令人目不忍睹。许多妇女为

了保全丈夫的性命，面对日军枪弹、刺刀的威胁，奋力争夺。日

军哪能刀下留情，有的全家被杀绝，无一幸免。在南街一家商店，

日军 个男人逼赶到西南大街的一个公厕坑边，先是用刺刀捅把

死，然后推倒粪坑边的土墙，把 个人全部压在里边。据当时的

多具尸目击者说，仅这个公厕周围就横七竖八地躺着 体。悬

个门 多人被杀死。南街小书铺有个青年，日军将楼街 内，有

他的头砍下来扔进煮饭锅里。即使有“良民证”也有被杀的。这

一天，日军杀害阳高城百姓至少有四五百人之多。

日军侵入阳高城后，媳妇、姑娘、少女惨遭奸污 ，其 状蹂躏

难以言喻。有的被摧残致死，有的因抗拒被杀。东街郝天福的女

儿、儿媳因忍受不了日军像野兽一样的昼夜轮番摧残蹂躏，一天

口人到马家园的关帝庙附近，用绳子互相拴在晚上，全家 一起，

集体投井自杀。他的大女儿、女婿见一家人如此悲惨死去，绝望

中，也跳进临近的一口井内自尽了。

这次日军在阳高城共血腥屠杀 余人。在深重的无辜居民

民族灾难面前，阳 月，八路军主力高人民愤然而起，英勇抗日。

从陕西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抗日前线。日军制造阳高惨案的 月

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先头部队北上开进到原平，随后很快插入雁

北东部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月，。

阳高县早期共产党员曹德本在桑干河畔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几

个月后，这支队伍编为八路军抗日游击队。 月，八年 路军

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在西团堡村召开了阳高、天镇、阳原、大同 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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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村庄的代表大会，宣毗邻 布成立高（阳高）、原（阳原）、

同（大同）、镇（天镇）区，这是党在桑干河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抗

日民主政权。阳高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与

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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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宏顺

日年 月 ，侵华日军的铁蹄踏入天镇县城，连续进行

了 天的大屠杀， 日为余名群众饮刃喋血。因 农历八月初

八，当地人称这次蒙难为“八 八”惨案。

月初，日本关东军东条察哈尔兵团本间旅团和铃木旅团沿

平绥铁路西犯，进入天镇镜内。奉命驻守天镇防线的国民党晋绥

军在北起袁治梁、瓦窑口，南至罗家山、大桥等村沿线展开抗击。

日，晋绥军战略防线主要阵地盘山（位于城东南 里处）被攻占。

天镇城失去屏障，担负守城的晋绥军 旅三九九第六十一军二

团仍顽强地固守。日军绕过天镇城，西取阳高城，天镇城四面受

围，情况更 日夜间从城西撤出 日凌晨。为危急，三九九团于

时左右，日军用大炮轰塌城墙东北角进入城内，开始了一场灭绝

人性的大屠杀。

日军从轰塌的城墙处入城，兵分三路：一路沿东城墙向东，一

路顺北城墙往西，另一路直入城内街巷。住在城东北角的刘全义，

清晨上城墙搬自家门板（晋绥军作掩体借用），第一个遇到日军。

登上城墙豁口的日军士兵手起刀落，将刘的头砍落城下。继而日

天镇城“八·八”惨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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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闯入城东北角居民家里，不分老少，逢人就杀，许多人都是刚

起床，不及躲藏，便被杀害，不少人家被杀绝。这一处遇难群众

就达百余人。

日军坦克、汽车直入城内，大批日军尾随而入。日本兵入城

后横冲直撞，杀人成性，先将 余名居民用枪驱赶着囚入北瓮

城（北门瓮圈）奶奶庙中，用刺刀挑杀，顿时人群乱成一团，哭

喊声、惨叫声响成一片。西北街侯裕破口大骂日军，被一刀砍落

脑袋。人们像发了疯似地拼命向庙内碾道或庙门口冲去，挣扎着、

呼喊着，想冲出去。日军见状就改用枪射和往人群密集处掷手榴

弹，在爆炸声和射击声中， 余名徒手百姓一个个、一群群地倒

了下去，就连守庙的一名和尚也未能幸免。

上午 时许，日军在城内四处鸣枪，在各条街巷挨门逐户地

搜杀躲藏起来的居民。西北街的一 岁个大院里十几口人，除一名

多岁幼女受枪声惊吓昏倒在同院一位 的老奶奶死尸旁幸存外，

其余皆惨遭枪杀。同街一位年轻的妇女，正坐在炕沿边奶孩子，被

日军一枪打死，倒在地上，天真、可爱的婴儿竟爬在血泊中的母

亲身上含着奶头吮吸，因吸不出奶汁哭叫，母亲的鲜血染红了不

懂事的孩子，其状目不忍睹 枪没。西北 有街贺贤 死，成身 为中

劫难的幸存者。请听他对日军暴行的控诉：

点多，我听见附近各家有日军砸门声音，我刚“上午 想躲藏

起来，已来不及了，我的腿还未迈出家门，大门已被打开，日本

兵比划着把我叫出去，接着又搜了几个院户，连我在内一共叫出

名日本兵把我们逼到隔壁高明院内个人，由 ，让我们站成一

条枪同时开火，我当时排， 名日本兵 下意识地抱着头躲闪，身

中数枪，昏倒在地。后来我母亲将我抬回家后，我才醒过来，经

家人检查，我身上有 处，头部、右手中指、肩处伤：左胳膊

胛部各一处。”

东北街一位老人眼见日军逼来，无处躲藏，慌乱中从炕上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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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一把剪刀自杀。王面匠一家 口人，在日军的屠刀下，为保全

尸，相继投井自尽。西南街张永胜父子 人被刺死，家中只剩下

岁的母亲抱着 岁孙女痛哭。同街郭举子被日军杀害，郭的儿

子见状爬在父亲尸体上边哭边怒骂日军，也被残杀。

日军入城后，在疯狂杀人的同时，还大肆抢劫放火。首先将

城内古建筑南街慈光楼和北街实业银行放火烧掉，继而对临街商

号进 “德庆隆”“、义和成”、行抢掠，西街“积厚成”“、庆福元

“天德公”等店铺门窗洞开，珍贵细软物尽被掠走，不能带走的货

物弃掷满街 余间店铺浇上汽油点燃，顿时，各。劫后，又将这

处起火，烟罩全城。闯入民宅的日军，也是肆意抢掠。东南街一

位姓马的老翁，因与日军争夺一件新皮袄而惨遭杀害。日军每到

对男人都要搜身，其用意一是怕暗藏一家 武器，二是要白洋。东

南街王炽和被一名日军挑开衣扣，浑身上下搜了个遍，因未搜出

白洋被打得死去活来。西街王振文家被日军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

翻出大洋来，日军气急败坏地用刺刀顶住王振文的胸部，恶狠狠

地喊着：“没有大洋的 其老父苦苦央求，遭到一，统统的死了！”

顿毒打。

从上午

出来，开始进行集体屠杀。

日军在南街逐 余名男女老幼，全部赶到南街路户撵出

侧马王庙前，男、女分别被押在马路东、西两侧跪着（小孩多跟

随母亲）。南、北、西三面架着机枪，四面有日军把守。马王庙分

间，南房后面有一个长里、外两院，里院正房 间，南房 丈，

宽、深各 丈左右的大坑（晋绥军留下的防空掩体）。日军比划

时许，日军分别在四条街道挨门逐户地将难民驱赶

二

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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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先让阎毅、张凤祥 名地方绅士进庙，随后又有几批被撵进等

庙院，人们只见有进去的，没见有出来的，不知日军葫芦里卖的

什么药，后来有人听见几声惨叫，方知日军在下毒手。有几个胆

大的青年想溜走逃脱，当即被看守的日军拦回。杀人成性的日本

兵在里院坑后站成一排，端着刺刀，在指挥官的指挥下，一齐动

手，刺刀从人们的背部穿至胸前，再一使劲，便把尸体挑入坑内。

刽子手们杀累了，就休息吃喝一阵。后来嫌群众穿着衣服不好刺，

就强令人们进庙前脱掉衣服，有的人被连捅十几刀，最多的被捅

了 刀，大坑填满了尸体，就用棉被盖实，上边压上大石块。余

下的尸体，又逼着活着的人将其堆在房里，直到死尸堆满了 间

房子。

马王庙里有一个山药窖，一些急于逃命的人想跳进去躲藏，被

猛刺，挑入窖内，直日军发觉后，一阵刺 至尸体堆满。日军犹

恐有活人逃出，又把窖边一堵土墙推倒，将窖口盖住。

日军从上午 时一直杀 时许，除路西侧跪着的妇到下午

多名男子几乎被杀尽（其中有跟随女、小孩被放回外， 大人的

十几名儿童），只有极少数人死里逃生。于进海身带 处伤，待晚

上无人看守时，从死人顶层爬出，解下死人的裤带作绷带，包住

刀，幸免于死。伤口逃回家里。教员任定国身中 西南街高瓒和

口，均被残杀两个儿子、一个孙子，一家三代 。

与马王庙屠杀几乎同时进行的还有城西门南侧的云金店前大

屠杀。云金店前有一片空地，东、北、西三面皆是民房。日军将

余名成年男子集中从西南街、西北街逐户赶出来的 到此。店

前高台阶上一挺机枪对着人群，然后分 人一批，用机枪狂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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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积尸成垒，尸堆下淌出来的血，染红了土地。住在附近的侯

二，虽双目失明也被拉出残杀。张进恩在逃跑时被日军追上去用

刀砍断腿，他怒视着敌人高喊：“给爷爷一个痛快吧！”被枪击而

死。住在西北附近马路南侧的张凤有，在大屠杀前出来担水，两

个儿子不放心跟随在后，刚走上马路，被忽然从东面过来的一伙

日本兵撞见，一名日本兵端起机枪扫了一梭子，父子 人倒在了

血泊中（加上云金店前大屠杀，张家共有 口人丧生）。与张凤有

隔路相住，在马路北侧开车铺的女婿吴唐，眼看亲人被杀，怒火

中烧，在敌人向他逼近时，他不畏强暴，以车锛为武器，利用车

铺中堆放的杂物做掩护，与敌周旋，接连砍死 名日军后壮烈牺

牲。

同日上午 时左右，一股日军将从东南街周牌巷一带搜查出

的 余名男人赶进西城门瓮圈城墙洞里，周炬、吴正德拒不入洞，

被当即枪杀。接着敌人用机枪封锁住洞口，向洞内难民接连扫了

三梭子弹后，又扔进去一枚手榴弹。因洞正中间设有一厚实木门

余人死里逃框，有 生。趁黑夜出城的周炳，奔跑了一夜，第二

天跑到薛辛窑村脱下背心，抖出一颗只划破前胸的弹头。

四

日上午，东街、北街的成年男人也被日军从家里赶出来，分

别集 处。在中到东街大奎阁前、县政府院大照壁后和公安局院

大照壁处，日军当众将张模老两口的头砍下，血淋淋地掷在桌子

上，一名日本军官“叽哩嘟噜”地喊叫着，威胁民众。被赶入公

安局院内的 余名徒手民众， 间被日军追砍着囚入东、西各

屋子里。 岁青年李喜和在逃跑时，被日军举刀照其后脖颈砍去，

脑袋虽砍下，气管仍连着，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又被补了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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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死。约下午三四点钟， 处 余人，全部被反捆双手押难民共

向城北。途中， 多岁的李嘉禾老汉因跟不上队，被日军一枪打

死。日军把人们押到南洋河北岸霜神庙后崩楼坡下的一段水壕边。

水壕开口约五六尺，深三尺多。日军仍沿用马王庙大屠杀的方法，

将难民分批用刺刀扎入壕内。人群中一位叫张四如的老汉高喊：

“兄弟们，我们不能等死呀，能跑就快跑吧 话音刚落，即被日

军拉出去打死。有个人第一刀未被刺中，被两名日军相对着扎过

来扎过去地扎入壕内。还有几名被刺伤未死，发出呻吟或惨叫声，

被日军乱捅一顿气绝。临走时，日军又在壕内尸体上埋土，因正

赶上下雨，只仓促地埋了一层薄土。未被刺死的少数人因此得以

逃生。幸存者王振文叙述了他在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经过：

口人是在同一批被刺杀的。“我家两代 我被扎了 刀，最初

一刀是扎在左肩胛骨处，当时只觉得刀尖凉凉的，后来右肋下又

被扎了两刀，由于我在中了第一刀后就昏迷过去，所以对身边跪

着的二伯、四叔、堂弟是怎么被扎死的情景，就记不清楚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感到脸上像针扎一样的痛，剧烈的疼痛使

我逐渐苏醒过来，我张开嘴，觉得有水珠落入口里，等我睁开眼，

才知道天正下着雨，看天色，时间约是黄昏时分。我用手一摸，身

上有泥土，在我脸边有几株蒲草棒（被日军埋土时连根挖出的）摇

曳，不时地抽打着我带血的脸，我这才弄清了刚才疼痛的原因。我

试着用双手撑着下边的尸体往出爬，由于腰部伤重，几次都失败

了。就在这时候，我身下的尸体竟蠕动起来，还发出哼叫声，让

我往开掀一掀，我身子动不了，只好用手搬他的头，使他头先钻

出来。他钻出来后，又往出拉我，我说：‘我在顶层一时死不了，

你拉出我也站不起来，还是 他向北逃走后，我又昏你先逃命吧

过去了。后来在模糊中觉得有人在剥我的上衣，我睁开眼一看，原

来是东街的王君，他刚从死人堆爬出来，因赤着上身，想从死人

身上剥件衣服，竟把我当成死人了。后来他硬是将我抱出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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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我站起来，在他的搀扶下，我强忍着剧痛，摸黑向东面鲍家屯

方向逃去。”

霜神庙大 余人。屠杀遇难者有

五

日上午，日军又接连制造了大操场惨案。实际上，日军在

第一天就做好了继续大屠杀的准备工作。屠杀了整整一天的刽子

手们，将来不及残杀的百姓，囚在北城门瓮圈中过夜。在押送时，

为防止人们逃跑，日军将百姓的裤带解下，一个个反捆手臂，排

成一行，因失去裤带，百姓的裤子均掉到膝下（当地成年人习惯

扎裤脚），下身裸露，受尽了凌辱。更有一些人因迈不开腿走得慢，

跟不上队，不时地遭到日军的抽打。更可恨的是，日军竟将被他

们强逼着担水灭火的青壮年们也一同囚进了露天的瓮圈中，外面

派日军 余名百姓冻饿了一整夜后，等待他严密把守。可怜的

们的却是死亡。第二天 人，一早，日军先从百姓中挑出袁美等

每人佩带有“苦力”字样的白布袖章，清理街道上的尸体，也有

一部分人被分派到城外拉水，以供日军食用（因城内 余口水井

均有死尸），其余全部被押往东北街大操场附近的一个院子里。操

米，南北条大壕，壕深约场中有晋绥军挖好的 米，东西长

米， 条壕互相沟通，原用于防空袭宽 人一。被囚的难民，

批，被日军接踵押到壕沿，用机枪狂扫，跌入一批再扫一批，机

枪吼叫了大半个上 余名难民都被射死，无一幸免。日军还午，

在这里照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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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日，残杀仍在继续。这些侵略者杀人杀红了眼，唯恐还有

躲藏起来的男人没有被杀绝，是日又对四周城墙的洞、坑，进行

了一番“清理”，见到洞、坑，就用机枪扫上一梭子。

被日军洗劫后的县城，像死一般寂静。连日来，白天乌鸦盘

旋乱叫，黄昏犬吠狼嚎。县城内外，大街小巷，尸横遍地，臭气

熏天。西南街幸存者高弼亲眼看到马王庙院内，狗成群结队地撕

啃腐尸，狗吃死人吃得眼都红了。

大屠杀过后许多天，日军才让居民清理死尸。大多数尸体已

血肉模糊，腐烂不堪，家里人只能凭亲人衣服的布料和自己做过

的针线活儿认尸。在霜神庙蒙难的高峨，尸体只剩下一条胳膊，是

家属从裹胳膊的那只袖子上认出来的。死在城内无人认领的尸体，

由七八辆大车拉到东门外偏西一里许的三官庙一带，挖坑掩埋。有

个幸存者王家珍数过，仅一个坑内就有 具死尸。

日军杀人手段残忍至极。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

杀、刀刺外，还用尽了种种其它的杀人方法，诸如：砍头、劈脑、

切腹、刺穿阴户、杀后扔入水坑等等。西街魏科子被日军将头砍

瓣而死。东南街一个大污水坑内几乎漂满了尸体。一位妇女为

见后，误认为里面有被抓走的自己丈夫尸体，对生活失去希望，悲

愤至极，自己也跳入水坑自尽。

被日军奸淫的妇女，更难以数计。凡是躲藏不及的年轻妇女

多数被日军糟蹋。东南街有一伙年轻姑娘和媳妇，躲在一间房里，

被日军发现后尽行奸污。有一位姑娘竟被这群野兽整整轮奸了一

天。更有甚者，一些日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强奸妇女，一位

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女，被 名日军轮奸后，揪住双腿，活活分尸。



第 13 页

西街两个女学生，被日军奸污后上吊自尽。西北街、东北街妇女

被日军奸污后跳井自尽的就更多了。据一些老人回忆，井内尸体

女多男少，有几口井已填满了女尸，除少数是因受惊吓轻生外，多

数是受辱后觉得无颜再活于人世而跳井自尽。也有为保护自己人

格而奋勇抗击被敌人残杀的。西北街姑娘贺月娥，面对着这批衣

冠禽兽奋力反抗，被敌人枪击腹部而死。后来埋在北城门外，被

人们追誉为“贞女坟”。

月 日，几名日军把从四处搜寻出来的一大批妇女赶到东

北街，在头天枪杀过人的大操场上，强迫这些妇女把裤子褪到膝

下，用枪托抽打着绕圈，日军站在一边狂笑。

天镇城“八 八”惨案中，被杀害人数西南街 人，东南

街 人，东北街 人，西北街 人，总计 人。有

余户被灭绝。加上外籍客商及本地受害不知姓名的 余人，蒙

难者共 余人。被残害致伤及被抢劫财物者，则更难以数计。

日军灭绝人性的大肆屠杀，不但没有使天镇人民屈服，反而

更加促使他们在惨痛的事实面前觉醒，激发起抗日的英勇斗志。日

军侵入天镇城制造惨案之时，正值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沿

同蒲线北上抗日之际。天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八路

军抗击日军的鼓舞下，积极投入群众性抗日斗争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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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明仁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兵分 路大举进犯华北地区。其中，沿

月平绥路西犯日军于 日侵 月占大同城后， 日，侵入怀仁

的日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第十五混成旅团经吴家窑、马道头向左

日下午，进入左云城南潘村、何云城南逼近。 村、朱村、杜村

及 日下午南八里一带。 时许，日军集中火力从左云城南攻击，

城内守军阎锡山骑兵部队孙长胜师力不抵敌，左云城沦陷。

日军入城后，在全城大街小巷横冲直撞，见门就砸，见人就

人全被刺死在杀，所到之处无一人幸免。西巷赵禄兄弟 大门外；

宋恭被日 多人一起，被军用铁丝穿入手心拉在杜家巷与同难者

机枪射死；日军进入东巷王德政院内，他父亲开门时就被捅了一

刺刀，次日早晨死去；同院的刘建邦一出门被日军开枪打死。日

军闯入任金鱼家，将其子、孙、侄儿和同院的王录及邻居侯富、常

人押到城墙下枪杀；南金狮等 人，门街王福功的家属和亲友

被刺刀捅 旬后，推入山药窖内用柴火烧死；南关刘家院，年近

的母亲拉着双目失明的儿子，被日军投入井内活活淹死；杨家的

儿子被杀害，其母出去看望、收尸，被五六个日军当作活靶子打

旬婆子，死了。朱家 在几个日军狞笑声中，也被当作活靶子刺

多人，将尸体投入糖窖内。西巷死。日军在常糖坊院内杀死 口

一家小店铺女主人年过 旬，女儿十四五岁，被日军强奸后，母

血洗左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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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痛不欲生，投井自杀；府街一媳妇被强奸后又被日军刺死；鞍

子匠麻太，被日军闯进屋刺死，欲强奸其妻和女儿，母女二人奋

力反抗，又一并被刺死；西街某媳妇因病卧床不起被日军轮奸后

死去；洞儿街某媳妇产期未满，被轮奸后造成严重月经病和精神

病。

这就是日本何野部队在左云城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惨案。据统

日下午半天之 名群众被杀害，被计， 月 内，左云城共有

烧毁的房屋，被奸污的妇女不计其数。

日军的法西斯暴行，激起了左云人民的愤怒。他们揩干了眼

泪，掩埋了亲人的尸体，满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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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坂垣第五师团于 月年 日侵占灵丘县城，

月从 日起开始了有计划的大屠杀，头两天杀害县城居民

余人。同时，侵犯灵丘城郊之敌，也到处杀人放火。在一个月之

内，灵丘被杀害的群众达 余人。

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从东向西、向南推进。坂垣师团第二

十一旅团（旅团长三浦敏士）突破晋绥军七十三师刘奉宾部和独

立三旅设在灵广交界的义泉岭、白旷防线，于 月 日下午侵入

灵丘城。这是一支南侵日军的先头部队。由于他们急于南进平型

关，把青壮年男子抓来替他们背运物资，把妇女抓起来给他们做

饭，开头几天还没有大批杀人，一些逃出去的人，有许多又返回

县城。

谁知 月这是日军的缓兵之计。 日，由三浦敏士率领的日

军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便把城门紧闭，只准老百姓

进城，不准出城。一清早，日军分头沿门逐户大搜捕，凡是男人

都要抓起来，连小孩也不放过，全部驱赶到集中点。全城集中点

处：一处是城内东有 北角大云寺后的大马场，一处是北城墙下

奶奶庙南的大菜园，另一处是城内西北角财神庙、老君庙后的空

场上。有人想找机会躲藏逃跑，但都被日军当场打死。住在南城

门口开店的王进福在闯出城门南逃的时候，被打死在清水河边；一

灵丘惨案纪实

李清桂　　韩世英　　海志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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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姓马的住店客人，藏在厕所被日军发现用刺刀挑死。

当一批一批群众被赶到集中点时，日军已经往这 个地方运

入了大批的草绳和铁锹，人们看出这是敌人有预谋的大屠杀，但

是已经来不及逃跑了。成群的日本兵逼着一部分青壮年铲土挖坑，

把其他群众用草绳捆起来。整整一个上午，挖了许多深达丈余、宽

余丈的大坑。大坑刚挖完，敌人机枪就开火了，挖坑的人们全

被打死在坑内，然后把被捆的群众，逼到坑边，一个一个用刺刀

挑死推下坑去。

余人在大马场，被日军枪杀和挑死的达 ，刘廷干、刘汉

英兄弟 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都人，刘来德兄弟 被杀死在这里。

在奶奶庙南，被日军屠杀的有 多人，李海一家 口，郝登之

口就在这里被杀。在财神庙、老君庙后，被杀者有袁耀国一家 、

武忠、刘廷雨 多等 余人。 个场地被日军集体屠戮者达

人。

这一天，被敌人零星杀害的也不少。城外帽铺的刘玉珠、聂

永耀进城找人，被日军抓住，绑在东街树上用刺刀挑死。日军把

抓捕的妇女集中起来，强行剥光衣服，连裹脚布也强行撕掉，浑

身上下一丝不挂，一面抽打，一面强迫她们裸体扭摆，然后这群

野兽将她们集体强奸、轮奸，许多妇女奋力与日本兵撕打在一起，

有 余人。的和日本兵拼命，当场被杀死的就有

日军继续四处搜捕，把抓到的居民带到这个杀人场来，进行

所谓杀人比赛和杀人表演，他们把抓到的人按个头大小，分别绑

成几串，强令跪倒，由日本兵挥动大刀分批砍杀，有的人头被砍

下滚在地上，有的人头还连在脖子上，有的未被砍死倒在血泊里

挣扎。如果持刀的日本兵能把被绑群众的头一刀砍下，便会受到

围观日军的称赞，并发出疯狂的笑声；如果持刀的日本兵一刀杀

不死一个人，便会受到日本军官的叽哩呱啦的喊骂，围观的日本

兵也发出一阵阵喊叫和嘲笑。日军还把抓到的群众强按在凳子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